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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毛澤東的教育模式雛形

⊙ 袁振國

 

兩種模式的對抗

毛澤東畢生都在致力於打破正統的教育模式，建立自己的理想教育模式。這種努力早在20年

代前後和延安時代就開始了，1958年達到第一個高潮，在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大地進

行了世界罕見的革命性實驗。

80年代初，美籍華裔學者陳賜恩（Theodore Hsi-en Chen）曾就毛澤東的模式和他反對的模

式之間做過一個比較，他稱之為「革命模式」和「學術模式」1（見下表）。這一對比是精細

而準確的，但他沒有進一步去探討毛澤東為甚麼要建立一種新的革命模式，以及模式特徵之

間的內在聯繫。

 革命模式 學術模式

國家目標
強調的主要是革命和共產主義，也注意生

產和發展。

學調的主要是發展和現代化，也注意政治和

意識形態。

培養目標

熱情的革命者：堅定的理論戰士和活動份

子。紅比專重要。土專家、赤腳專業人

員。

經過培訓的、具有技能和技術的人，獻身於

無產階級事業和理想的受過訓練的專家和學

者。

學校

正規、非正規和不正規教育的結合，開門

辦學校、工讀學校，在初等、中等、高等

教育之間沒有明確界限，為大眾的學校。

學校是教育制度的核心，全日制學習是主

體。階梯教育即並列的，相互銜接學校的升

級教育。為培養知識份子英才設立重點中小

學和大學。

課程

校內外經驗的一致性和持續性，行動和書

本知識一樣重要（或更重要）。政治思想

教育是中心課程。重視生產、政治重視生

產、政治所需的知識和技巧，為當前服務

的實際教育。

校內學習和課外活動有別。各級水平的基礎

學習和理論知識學習。重視高等學習的必要

條件。教育為當前也為將來的需要服務。

方法

社會即教員，學習在農場、工廠、街道和

練兵場進行。參加生產和政治工作是學習

的主要方法。

教室、圖書館和實驗室是集中學習的地方。

書本學習是基礎。考試是促進學習的重要措

施。

學習過程

特定的學習是為滿足生產和政治的實際需

要。升級建立在政治和生產成綪的基礎

上。

系統地學習經過組織的主題材料。為了進一

步學習打好基礎和為將來的需要做準備，有

些知識和技能必須學習，升級是根據學術標

準。

領導
共產黨領導，工農兵教師和管理人員。知

識份子地位下降。

在黨領導下發揮專業教師，教育家的積極作

用。



思想指導
毛主義。刻板地按語錄引文、指示辦事，

嚴格地執行黨的路線、狹窄的思想。

靈活地理解毛的思想。根據現時條件解釋他

的教導。思想從僵硬的教條中解放出來。

毛澤東所要打破的是以傳授知識為核心的、規範化的學校教育模式，他要建立的是以轉變思

想為核心的、非規範化的社會教育模式。毛澤東對教育的抨擊，幾乎都是針對學校教育的。

早在1920年毛澤東給黎錦熙的信中就憤世嫉俗地寫道：「我一生恨極了學校，所以我決定不

再進學校。」21964年他對被正規教育的擁護者看做是「黃金時代」的教育的評價是：「現在

的教育制度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3了解了毛澤東教育模式的成因和目標，理

解上述具體特徵和各特徵之間的聯繫就非常容易了。

毛澤東的教育理想

毛澤東一直憧憬著一個「桃花源」、「大同社會」裏描寫的那樣一種田園聖境：沒有家庭、

沒有私產、沒有分工、沒有等級、沒有商品、沒有資產階級法權，一切公共設施俱全、生活

集體化、人人讀書學習、人人參加勞動。毛澤東早年就把實現這一理想的希望寄託在教育

上，希望通過創造一種新的教育形式，建立模範新村，打通教育、社會、家庭的阻隔，範導

社會。道種新村既是一個學校，也是一個家庭，又是社會的基層組織。教育、家庭、社會融

為一體。他在青年時代就這樣倡導4：

創造新學校、施行新教育，必與創造新家庭新社會相聯。新教育中，以創造新生活為主

體。……

新學校中學生之各個，為創造新家庭之各員。新學校之學生漸多，新家庭之創造亦漸

多。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

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

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

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之一「新村」。

他認為，只要這樣的新村不斷增加，不斷推廣，社會便可逐漸「新村化」。一個人人道德高

尚的大同社會就會到來。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毛澤東這種烏托邦理想是和社會現代化進程不相符的。現代化最大的

特點之一是各項工作的專門化和社會分工的不斷精細化，這一點也自然表現在教育上。現代

教育出現的一個前題是教育的專門化，也就是教育和社會的分離。實際上，自從獨立的學校

形態出現以後，教育與社會的分離就成為勢所難免的了。十八世紀後，適應現代工業人才培

養科學化、節約化的要求，德國的赫爾巴特（Johann F. Herbart）提出了以傳授知織為核

心，以書本、課堂、教師為主導，並伴之以相應的考試評價手段的系統教育學思想。它很快

就統治了歐洲大陸，並統治了美國和俄羅斯，又通過日本和美國為中介，支配了中國剛剛興

起的教育制度，這就是規範化的學校教育模式。

50年代以後，中國全盤照搬了蘇聯凱洛夫的教育模式。凱洛夫雖然聲稱是馬克思主義的教育

學，但在本質上與赫爾巴特並無二致。對此，毛澤東一直悶悶不樂。毛澤東依然堅持著他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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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代對這就教育的猛烈抨擊，特別是社會和學校的分離 ：

現時學校大弊，在與社會打成雨橛，猶鴻溝之分東西。一入學校，俯視社會猶如登天；

社會之於學校，亦視為一種神聖不可捉摸之物。相隔相疑，乃成三弊，一為學生不能得

職業於社會，……一則社會不遣子弟入學校，……一則燒校阻款之事由此起也。……除

去三弊，疏通隔閡，社會與學校團結一氣，社會之人視學生如耳目，依其指導而得繁榮

發展之益；學生視社會之人如手足，憑其輔佐而得實施所志之益。久之，社會之人皆學

校畢業之人，學校之局部為一時之小學校，社會之全體實為永久之大學校。（黑體字為

筆者所加）

到了1958年，隨著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高潮的來臨，他的教育理想也再一次勃發起來，特別是

他感到，已經找到了理想社會與理想教育相融通的最佳組織形式──人民公社，他對教育的

熱情與對人民公社的熱情一樣不可遏止了。

打通教育與社會的阻隔──人民公社的組織形態

1958年，當人民公社從東方地平線上升起的時候，他昔日的理想之光重新大放光明，他終於

找到了一個實現社教合一的有用形式6：

打破社界、鄉界、縣界的大協作，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成為群眾性的

行為，……公共食堂、幼兒園、托兒所、縫衣組、理髮室、公共浴室、幸福院、農業中

學、紅專學校等等，把農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體生活，……建立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

農商學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

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採取的基本方針。

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何在1958年出現大躍進狂熱，在農村搞窮過渡，隨著共產風吹遍全

國之時，恰恰也是毛澤東教育思想強烈表現，教育改革風行全國之際。毛澤東在黨的一系列

重要會議，如最高國務會議（57.10.13）、南寧會議（58.1.11）、成都會議（58.3.22）、

漢口會議（58.4.6）、八大二次會議（58.5.8-13）、最高國務會議（58.9.5）、協作區主任

會議（58.11.30）等會議上，無不要「談談教育問題」。又頻繁地視察學校，特別是58年8

月，陸定一根據毛澤東的旨意，寫了〈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經毛澤東親自改

訂後，發給全黨全國討論。一個月後，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其為藍本，發佈了〈關於教育工

作的指示〉，教育革命推向了高潮。

由於學校畢竟是一種客觀存在，為了打破學校和社會的界限，促使學校向新的社會全面教育

和轉化，毛澤東在找到了實現其社會理想的組織形式──人民公社的同時，也找到了實現這

一理想的在教育上的方法──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和生產勞動的結合，就是學校和

工廠、農村的結合，就是學生身份和工人、農民身份的結合，就是知識份子勞動化、勞動人

民知識化，就是消除體腦差別、城鄉差別。當然，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並不是教育單方

面結合生產勞動，生產勞動也要結合教育，白天勞動，晚上學習，或者一部分時間勞動，一

部分時間學習。學校要辦工廠、農場，工廠、公社也要辦學校；學校要包含社會的全部內

容，社會則是一所大學校。

毛澤東相信，勞動而且是體力勞動，可以消除人們的等級觀念和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克服財

產私有特別是知識私有的觀念：他相信，人人都參加體力勞動，人人都參加學習，全社會就



融和了，就是「人人學習，人人勞動」的共產主義了。所以他不僅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看成是改革教育的根本手段，而且看成是改造社會的重要手段。不僅教育過程要與生產勞動

直接結合，而且一切不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和部門，都要經常地和自覺地參加體力勞動。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其實是延安時代的傳統，50年代重新提出，則是從1957年勤工儉學開

始的。但是必須提出，當時提出的勤工儉學，半工半讀，基本立足點是國家無力辦那麼多正

規教育。因此，1949年到1958年，半工半讀，教育與勞動相結合並非一種教育模式，而只是

克服教育資金不足的手段。建國以後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進一步激發了人們受教育的願

望，但國家無力拿出更多的錢來辦教育；同時，由於勞動力市場的飽和，畢業生不能像他們

的上屆那樣轉向城市，必須回鄉務農。大批的畢業生和即將畢業的學生感到非常的失望和不

滿。為了使更多經濟能力不足的人可以繼續上學，也為了克服學生鄙視體力勞動的情緒，勤

工儉學的方式被推廣開來。後來又出現了半工半讀的學校。一直到陸定一的文章發表之前，

幾乎很少有人領悟到毛澤東倡導教勞結合的深刻涵義。就是到1958年5月30日劉少奇在中央政

治局會議上講「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時，還只是認為「可以多辦學校，

國家經費不至於增加太多」7，以及「可以比較充分地滿足許多人的升學要求，工廠裏人多的

問題也可以解決，勞動就業的人可以多些」8。

只是到陸定一的文章發表，毛澤東教育模式的提出，教勞結合的意義才被真正揭示出來9：

就是使我國六億人口，除了不能生產和不能學習的以外，人人都生產，人人都學習。就

是使我國工農群眾知織化，同時，使我國知識份子勞動化。

半工半讀、廠社辦校、校辦廠場的經濟意義不再被提及，它們不再被認為是正規教育的補充

形式，而是認為應該成為教育的主要形式，甚至是將來的全部形式。劉少奇在後來的一次論

述半工半讀、亦工亦農的講話中這樣說道10：

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是不好的，必須改革。現在的全日制學校還不能不要，還是需要

的，我認為以後不能再增加了。但是，半工半續、半農半讀的學校可以辦，以後可以多

辦。……將來要使它成為我們的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學校制度。現在的這種學校壽命是不

會長的，但是，這種半工半讀的學校我看一萬年還要。

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精神鼓舞下，幾乎所有高等學校都百分之百地實行了半工半

讀，往往在幾晝夜之間，一間學校就辦起幾個幾十個大大小小的工廠、車間、作坊。據1958

年10月中旬20個省市的統計，有397所高校共辦工廠7,240座；13,000多所中學共辦工廠

144,000座。同時，許多學校辦到工廠裏，由工廠統一管理。

到1966年時，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和全社會的「五．七道路」，從思想上和運作上，都

把它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

教育革命與社會的道德教化

既然毛澤東的教育目標是一個人人道德高尚的理想社會，實現其手段是取消與社會的界限，



使社會變成大學校，那麼隨著教育革命在1958年的推廣，我們也看到學校的道德政治教育迅

速變成一種社會教育運動。隨著1958年教育革命，拔白旗、插紅旗，同時也是對知識份子普

遍思想改造和全民的道德教化。1958年教育革命也是一個在全社會推行道德教育之開始。

毛澤東認為，要建立一個無私的、人人平等卻充滿了革命豪情和衝天幹勁的社會，就首先要

培養出大公無私的人；而且只有人們具有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情操，這樣的人組成的社會才

是真正理想的社會。於是，這種人心的建設不僅是重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二萬五千里長

征、土地革命、解放戰爭，我們的士兵沒有拿一分錢，為了一種理想，他們不惜犧牲一切。

所以毛澤東不斷號召人們：「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

麼一種拚命精神。」11毛澤東極端強調這種熱情，這種精神的作用，相信只要有了這種精神

就甚麼樣的人間奇蹟都能創造出來，就比原子彈的威力還要大。後來林彪提出了「人的因素

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把精神的作用推到了宗教崇拜的程

度。而這種精神既不能靠行政措施強迫出來，也不能靠物質利益刺激出來，它只能通過教育

來實現。所以毛澤東提出：「學校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轉變學生的思想。」12思想教育，在

毛澤東的模式裏，是教育的核心功能，甚至是全部功能。

這就教育循著兩條路徑進行，一條是對於錯誤的、反動的思想的批判；一條是向先進的、革

命的榜樣學習。

不管是反面的批判，還是正面的學習，都遠遠超出了一般的學校教育概念，形成了廣泛的社

會教育運動──一種非常有效的自我教育運動。這就是「插紅旗、拔白旗」、「紅專大辯

論」的運動。可是，總結1958年的那場作為對資產階級思想批判的政治教育運動，其真正的

內容卻落在義利、群己這兩對最基本的倫理道德關係上。

首先，無論是批判還是自我批判，最大量、最集中的，是對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批判。因

為「要做到紅透專深，必須破除思想障礙。而最大的思想障礙就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

義。」13要能夠在沒有私有財產、沒有家庭、沒有競爭、沒有等差的社會中感到幸福和愉

快，就必須真正放棄任何名利思想，具有毫無自私自利的精神，毫無表現自己的慾望，即成

為融和在集體之中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這樣的人才是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

人，有道德的人。

在群己關係上，1958年紅專討論的時候，曾有一個流行的觀點，即「人人為我，我為人

人」，並把它看成是「無產階級的信條」14。毛澤東非常不以為然，他說15：

斯大林只談經濟，不談政治，雖然說忘我勞動，其實多作一小時也不行，都不能忘我。

人的作用，勞動者的作用不談。如果沒有共產主義的運動，想過渡到共產主義是困難

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不妥當，結果都離不開我。有人說馬克思講過的，是馬克

思講過的我們可以不宣傳。人人為我，是人人都為我一個人，我為人人，能為幾個人？

毛澤東所倡導的是「無我」之境，是「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堯舜之境。群

己之間、集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與義利關係一樣，並不是單純的道德關係，而是社會主義

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反之，一個人屬於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最深刻地體現在他

是集體主義者，還是個人主義者16。

這樣，政治掛帥、突出政治便變成了道德掛帥、突出道德，政治教育便變成了道德教育，成



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與無我主義的教育。人們要不斷地批判自己，與自身的資產階級個人

主義作鬥爭，同時又批判別人和接受別人的批判。到文化大革命後，發展為「老三篇天天

讀」，和「狠鬥私字一閃念」。

另一方面，是全社會向先進人物、英雄人物的學習活動，以他們為生活行動的楷模。張思

德、白求恩、董存瑞、雷鋒、王杰、門合……與他們比較起來，你就不能不覺得自己太渺

小，太自慚形穢，覺得自己奉獻得太少，獲取得太多，覺得自己內心深處改造得太不夠。自

己再苦再累，比起他們來，又算得了甚麼呢？反復的不斷的英雄主義教育，目的在於使得人

們不斷地煥發出革命的熱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不為名，不為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

心為革命。當這種日常教育的作用逐漸削弱時，就需要來一次教育的運動，比如整風。整風

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是全黨的教育；日常的政治化道德教育則是非運動的整風，是全民的整

風。

1958年只是毛澤東教育模式的鋒芒初露，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社教合一──教勞結

合」與「人心革命化──政治教育的道德化」的基本思路就更加明晰了，而且運作更加具

體，特別是抓住了招生分配機制（「七．二一」指示）和領導機制（工人、貧下中農管理學

校），為他的教育模式提供了保障系統。如果說1958年「教育大革命」是毛澤東教育模式的

雛形的話，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大革命」則是其完形。

 

註釋

1 Theodore Hsi-en Chen, Chinese Education Since 1949: academic and revolutionary

model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 chap. 11.

2、4、5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室、中共湖南省《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毛澤東早期文稿》，頁

478；454；97。

3、12 《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頁16；3。

6 〈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人民日報》（1958年9月10日）。

7、8、10 《劉少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324；326；468。

9 《紅旗》，第七期（1958），頁9。

11、16 《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五卷，頁420；475。

13 〈搞臭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人民日報》社論，1958年4月31日。

14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人民日報》社論，1958年3月15日。

15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頁248-49。

 

袁振國 1986年獲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現為該校副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當代教育

思潮》及《教育改革編》。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1993年12月號總第二十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

 


	本地磁碟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